
·读史札记·

皖南事变若干史实的考证

房列曙

　　到目前为止, 关于皖南事变的若干史实, 史学工作者的说法不

一, 当事人回忆也有许多地方出入较大。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及实地

考察, 对有关皖南事变的若干史实作一考证。

一、先遣队出发的日期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 皖南新四军进行了各项北移准备, 先遣队

移苏南北渡, 就是其中之一。先遣队出发时间的早迟, 事关项英执

行中央北移指示是否坚决, 是否“株守皖南”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说

法, 先遣队于 1940 年 12 月初出发, 其实是在同年 11 月 26 日出发

的, 这就把项英下决心北移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星期。

　　1940 年 12 月 13 日, 项英致毛泽东等电报称:“军部之重要资

材一千三百担, 工作人员千余, 自寝日起分开苏南, 约筱日到达路

南, 陆续穿插封锁线北运。”① 这里所说的“寝日”即 26 日, 不可能

是 12 月 26 日, 应为 11 月 26 日。查国民党第八督察专署给皖南行

署的密报, 其中有“该军奉令北移时, 其政工人员于十一月底即先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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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始移动”①的记载。又据孙琳回忆:“1940 年 11 月下旬, 我同方

士新等 9 人一起调离军部战地服务团, 到军部总兵站接受新任务。

到章家渡兵站后才知道, 我们这几个文艺兵同刚从军政治部抽调

来的于刚等人的任务是: 随⋯⋯先遣队先期出发。”② 可见先遣队

于 11 月 26 日出发是可信的。

　　应当指出, 11 月 26 日出发的先遣队仅 20 余人, 主要任务是

沿着到苏南的北撤路线, 设立临时交通站, 为后续部队筹办军粮,

征集民工转运军用物资, 属于打前站性质。而先遣队大部队则是此

后分三批出发的。第一批是政治部、战地服务处、军服务团等单位

的人员和资材, 出发时间是 12 月 3 日。项英致中央的电报说:“大

批工作人员及资材一部已于江日 (即 3 日——作者注)开始分批向

苏南移动。”1940 年 12 月 6 日, 国民党第六督察专署密电皖南行

署:“新四军先头部队约百余人于冬晚过境, 向马头、杨柳铺一带前

进。”③这里所说的冬晚, 即 2 日晚, 12 点以后就是 3 日了。12 月 13

日, 第六督察专署密报皖南行署的电文又称新四军“先头部队约千

余微 (5 日——笔者注) 日抵郎溪, 经飞鲤桥, (亥) 晚经毕桥北山头

分赴杨渚”④。薛暮桥说:“第一批是十二月初出发的, 主要是政治

部所属文工人员”⑤。薛的回忆, 和上述电文中的日期大体吻合。第

二批主要是后勤部、卫生部和教导队的人员, 出发时间是 12 月 7

日, 而不是 9 日。⑥ 国民党情报人员蒋鹏志密报第六督察专署称:

“Q 部之公文及笨重行李、非战斗人员, 均于七日夜由天坊之线向

马头、杨柳铺开拔, 所余者均属武装之部队, 考其企图为自卫计。章

家渡兵站, 在昨前 (七、八号)征雇民夫四百余名, 搬运粮食及械弹,

·01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阮世炯、杨立平主编:《纪念“皖南事变”50 周年专辑》,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3 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 第 358 页。
《皖南事变文电选编 (国民党部分)》, 第 70 页。
《皖南事变文电选编 (国民党部分)》, 第 61 页。
邵凯生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23 页。
安徽省档案馆编:《皖南事变文电选编 (国民党部分)》, 1985 年内部印行, 第 72 页。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亦由孤峰之线推进。”① 第三批是军需处等单位的人员, 由宋裕和

带队。

二、章家渡浮桥是什么时候搭的

　　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奉命北移, 行至青弋江边, 准备从章家

渡渡江。教导总队工兵连② 在章家渡搭起一座浮桥, 让部队通过。

浮桥是什么时候搭的? 一说是“1940 年 12 月底”③, 另一说是“1941

年元月 4 日夜”④。

　　据《皖南事变要报》载:“四日夜, 照原定计划各纵队由原地出

动, 分三路向大康王、凤村、茂林、潘村、铜山前进。因连日大雨, 道

路泥泞不堪, 且河水高涨一尺余, 原定之各徒涉场均不能徒涉。故

临时改变计划, 由章家渡架浮桥渡河。”⑤ 又据 1941 年 2 月李一氓

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四日大雨, 晚间青弋江水涨, 原来决定徒

步, 此时不得不搭浮桥。而工兵计算河幅有误, 搭好后还差二十米,

又拆后重搭。”⑥ 原负责架桥工作的王世忠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

点。他写道:“1941 年元月 4 日夜间 10 时左右, 军部命令我工兵队

必须在午夜前赶到章家渡, 在午夜后 2 点前在青弋江上架好浮桥,

确保大部队按时过江。”他们赶到章家渡“已近午夜”,“整个架桥作

业于 5 日临[凌 ]晨 1 点多完成了”。⑦可见, 章家渡浮桥是 1 月 4 日

夜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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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项英一起离队的到底是几位领导人

　　临时动摇一起离队的领导人到底是几个人? 原警卫员黄诚回

忆说:“我记得那是 1941 年 1 月 8 日晚上, 我们在石井坑左边东流

山侧面的山上。大家都坐在一条小路上, 背靠着。我和副参谋长也

坐在那里休息。我迷糊地睡了一会, 副参谋长就推了我一下说:‘走

啊’。我就起来跟在他后面走。我们是走在最后了, 前面究竟有多

少人, 我不清楚。当时有个印象, 看到前面那个向导穿件破棉袄, 下

面穿条夹裤。还看到有个穿皮茄克的, 当时我还不晓得是李一氓同

志, 后来才知道。还有项副军长和警卫员包子 (即夏冬青)、郑德胜,

还有袁国平和他的 2 个警卫员 (姓名记不清)。”① 原警卫排长李德

和也回忆说:“10 日天明到达石井坑一带。下午一二点钟, 五团从

高岭经内潭仓赶到石井坑, 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等首长和

警卫员夏冬青、郑德胜等一行也回到军部。他们与叶军长会合时,

只见饶漱石将一份电报拿给项英看, 听到项说,‘我没有什么意见,

你们办吧。’情绪有些低沉。”②

　　黄诚和李德和的文章发表后, 李一氓于 1986 年 1 月 5 日发表

《申明》说:“《云岭》十五期第二页载《黄诚忆项英⋯⋯》一文, 第八

页载李德和《关于项英⋯⋯》一文, 都提到 1941 (年) , 1 月 8 日项英

等同志脱离部队一事, 列名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和我四人。其实是

项、袁、周三人在一起, 没有我。具体情况, 当时军部已有电报报告

中央, 事后我也有电报详报中央。两文所记与事实不符, 特此申

明。”③

　　如何评价李一氓的《申明》? 首先让我们看 1941 年 1 月 9 日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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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饶漱石关于项英等“行方不明”① 给毛泽东等的电报。电报称:

“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 行方不明”。这

里列名的有项英、国平两个人, 还有□□□□, 也是两个人, 加起来

应为 4 人。再看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皖南事变教训的总结, 其中说:

“最可耻的是项于八日晚即偕国平□□□□□□四人离开部队潜

逃。”② 讲的也是 4 人。

　　那么, 李一氓何以申明只有项、袁、周 3 人呢? 李一氓于 1941

年 3 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是这样说的:“晚十时左右, 项忽派人叫

我几次, 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 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 遂去

项处, 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 一手握袁, 周在其前

左不作一语, 即匆匆向后走, 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

是何用意, 还以为找地方开会, 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 行

数十步后, 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 周又自语说, 他没带钱。我才恍

然, 项又要来他三年游击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 项反

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 我立即表示我不同

他们走。项即反问, 那你怎么办? 我说, 我另想办法打游击, 也要带

几支枪脱离队伍, 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 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

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 与我握

手, 并说把×× (电文不清)也带走, 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

同我走, 又听说今晚无把握, 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 结果仍与

项、周同走, 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 于是分手, 他们继续

前进。”“我一个人转回后, 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

人未找着, 首先遇见李步新 (皖南特委书记) , 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

走了, 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 但

又觉得太突然, 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 但又觉得项袁周党

军政都是负责的, 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 即或算开小差吧,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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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 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杨 (帆)等, 并

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 也就离开了队伍。”① 项英归

队后, 于 1 月 10 日打电报给中央, 说“临时只找着国平□□及□□

同志 (□□同我走)”②。既然有“□□同我走”, 那就还有□□没有

同他走, 说明他们一起走的的确只有 3 人。

　　综上所述, 我认为叶挺给中央电报中以及中央军委的报告中

所说的项英等 4 人脱离部队, 是就此次离队事件而言的, 即先后共

有四位领导人。李一氓是在项、袁、周离队后, 又带了近 30 多人离

队的。因此, 李一氓的《申明》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就具体的

时间概念而言, 他们不是一起离队的。但就大的时间概念即此次离

队事件而言, 他们又是一起离队的。

四、东流山失守过几次

　　东流山是黄山的余脉, 位于茂林镇的东南侧, 离泾县城三四十

华里, 主峰海拔 800 多米。它是石井坑的制高点, 关系着新四军的

安危, 成为两军反复争夺的要点。东流山曾于 10 日、11 日、12 日三

次失守, 新四军于 10 日、11 日、12 日三次展开争夺东流山的战斗。

　　1 月 10 日, 教导总队工兵连 (一说工兵队) 第一次夺回东流

山。笔者曾访问原教导总队四队教导员陈念棣。他说:“10 日上午,

叶军长命令工兵连迅速登上东流山, 筑构工事, 把制高点控制在自

己手里; 教导总队其余的部队分别占领象形山和虎形山一带阵地,

保护军部。”③ 又据许筠回忆:“10 日, 叶军长命令五团立即开上东

流山, 守住这个制高点, 把在那里守卫的教导总队换下来。”④ 早上

·413·

①

②

③

④ 许筠:《皖南事变中的张正坤和梁金华》, 未刊稿, 周祖羲整理。
1983 年 8 月 14 日笔者访问陈念棣谈话记录。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 第 109 页。
《人物》1992 年第 6 期。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6 时许, 工兵连到达山顶制高点下面的两个山头时, 顽 40 师 119

团、118 团一部已占领山顶。国民党第 32 集团军战斗详报记载:

“10 日, 四十师一一九团主力及一一八团一部, 于午时占领东流山

最高点, 刻正扫清残匪中。”① 这里所说的午时指 13—14 时许。工

兵连迅速占领了这两个山头, 与占领山顶之敌展开血战。黄昏, 五

团和教导总队前来增援, 夺回了制高点。

　　上官云相对 40 师丢掉东流山的制高点十分恼火。40 师师长

方日英于 11 日上午 11 时命令 119 团主力由东流山逐次向北攻击

前进, 并与双家洲 156 团切取联络; 120 团以陈营推进至坦里口附

近, 对北严密警戒; 118 团确保高坦徐两侧高地及要隘, 相机策应

119 团作战; 由榔桥河镇至陈营之通信, 由师通信连架设之; 并令

118 团屠营即刻出发, 增援东流山, 归刘团长指挥。② 刘团奉命后,

即向东流山进犯。下午 3 时, 119 团和 118 团将“东流山之最高峰”

“占领大半”, 5 时“全部占领”东流山③, 是为东流山第二次失守。

　　顽 40 师一部占领东流山制高点以后, 叶挺派陈忠率一个整编

营前来增援。这个营由一纵突围受阻返回石井坑的全体指战员整

编而成, 陈忠任营长, 下辖三个连, 每连 100 多人。同时, 新老三团

占领五团右边前沿阵地, 支援五团反攻东流山。在陈忠营和新老三

团一部的支援下, 五团于 11 日傍晚又夺回了东流山最高点。

　　东流山第三次失守是 12 日 17 时。据《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

上官云相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记载:“四十师刘团于

本日 (12 日) 16 时许将东流山及其以北无名高地之匪包围, 该团以

果敢之攻击, 遂将该匪击溃, 当即占领该山及各高地。”④ 又据《国

民党第四十师方日英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记载: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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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午后 5 时许, 遂将东流山及其以北高地完全占领”①。《国民

党第一四四师唐明昭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也说:“本

日 (12 日)我炮兵援助友军之攻击, 于十七时即将东流山攻克。”②

　　东流山失守后, 白山、憨山头纷纷告急。叶挺命令余立金带领

教导总队发起反冲锋, 堵住敌人, 让军部有时间组织部队分散突

围。余立金召集教导总队干部会议, 决定教导总队的四个队合并为

两个大队, 反攻东流山, 掩护军部和主力部队突围。下午 5 点半, 兵

分两路, 发起攻击。大约在 13 日凌晨, 香炉墩、象形山相继失守, 教

导总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叶挺命令向火云尖转移, 教导总队撤

离了东流山。

五、袁国平是突围牺牲不是自戕身亡

　　关于袁国平的牺牲, 一说 1 月 13 日, 袁国平自戕自亡③; 另一

说袁国平于 1 月 13 日下午在战斗中牺牲④。

　　两说相同的是袁国平牺牲于 1 月 13 日; 不同的是袁国平自戕

身亡, 抑或是在战斗中牺牲。其实两说都不准确。

　　事实是袁国平从石井坑突围, 于 1 月 13 日到达大康王的西坑

后, 坑口被国民党 108 师封锁, 以教导总队为主的几次猛冲, 都冲

不出去。1 月 14 日傍晚, 他们就放弃向北面青弋江方向突围的计

划, 转向西坑坑尾分散突围, 袁国平随着几百人冲上球岭, 与包围

的顽军激战, 一部分冲向承流峰, 袁国平随另一部分约 200 多人冲

过球岭, 隐蔽在东坑。15 日黄昏, 顽 52 师 156 团 3 营包围了东坑,

袁国平率 200 多人连夜分散冲出包围圈。袁国平一行越过徽水河,

向东北方向突围, 顽军分区搜剿。为了减小目标, 他们不断分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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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叶挺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27 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59 页。
《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06 页。
《皖南事变资料选》, 第 291 页。
《皖南事变资料选》, 第 213 页。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日拂晓, 袁国平等十几个人突围到巧峰镇附近, 遇上 52 师 156 团

3 营的搜剿。上午 10 时, 他们被冲散, 隐蔽在附近的丛林里, 政治

部勤务兵被捕。下午 1 时, 他们眼看被包围, 一起向外猛冲, 袁国平

不幸中弹牺牲。正如《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刘秉哲部围攻皖南新四军

军部战斗详报》所载:“十九日拂晓, 一五六团殷营至巧峰镇平源中

间地区清剿散匪, 辰刻遇匪十余名携短枪四处逃窜, 我当向该匪射

击, 俘匪政治部勤务兵刘洪深一名, 余深匿丛林中, 下午一时被我

包围, 企图猛冲突围, 遭我迎击后, 当击毙匪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及其随从参谋陈某。击毙袁国平后, 当摄其尸像, 呈送军部六帧, 并

由其衣中搜出生前像片二张, 同时呈送。”①

(责任编辑: 曾业英)

(作者房列曙, 1951 年生,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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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 第 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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